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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4． X 軸上下與 Y 軸左右，各有虛線交叉之兄前線與弟後線，再依 Y 軸區分祖、父、我、子、孫等五階層構成平行虛
線，雖含有前後對等之意，但在倫理秩序上卻有孰先孰後之優先順位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父 vs. 臣子」的名分秩序，致書隋文帝，強調「羊馬 vs. 繒綵」等物資互通有無，並且在財富上不
分彼此＝「此國所有羊馬，都是皇帝畜生」vs.「彼有繒綵，都是此物」，甚至在感情上強調「兩
境雖殊，情義是一」，以培養中厥雙方之互賴互信，透過「重疊親舊」，以傳諸「子子孫孫，終不
違約」，形成具東方特色的階層性「天下共同體」。
隋文帝也以「和親」為基礎，強調大隋天子既是沙鉢略可汗之「婦公」＝「妻父」，也視可汗
如子。基於家族倫理，在「常使」之外，還特別派遣「專使」代表家族探望「女兒」，並因愛屋及
烏也探望女婿＝沙鉢略可汗。隋朝與突厥雙方，因遵循〈夫婦倫〉的「倫理」與「典範」，而形成
「夫婦之邦」的典型範例。顯然，隋文帝深刻了解周遭異族之思維與生活方式，故能應對自如且遊
刃有餘。於是，寵之以「和親」，以便將突厥納入隋朝所安排〈五倫國際關係論〉之下，〈夫婦倫〉
秩序體制之中，形成以隋朝為天下中心的階層國際秩序體制。
由於「翁婿之邦」的感情彌篤，故突厥沙鉢略可汗對隋文帝楊堅執禮甚恭。在國際政治上，
雖以「可汗 vs. 皇帝」之對等頭銜相稱，但是在「皇室」的家族倫理上，則以「夫婦之邦」的〈夫
婦倫〉為本，以子婿自居，而尊稱婦父為翁，形成「翁婿關係」＝「女婿 vs. 岳父」，且希望子子
孫孫，親上加親，直到永遠。在國際經濟上，突厥對雙方物資表示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
的」，故強調羊馬繒綵，互通有無，在翁婿分治的天下，出現類似「財經共享、互通有無」的烏托
邦理想。隋文帝雖以「大隋天子」對「大突厥沙鉢略可汗」的對等稱號稱呼突厥可汗，但以「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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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傳統國際關係之《五倫國際關係論》的規範理論建構
公」＝妻父自稱，視「沙鉢略可汗」為「兒子」，二國關係如一家之親，而時遣特使「看女，復看
子婿」，讓雙方綿綿情意，化天下為一家。透過「和親」，將他國納入己國的「家族倫理」秩序之
下，形成「夫婦之邦」的天下型國際關係，進而應用〈夫婦倫〉之「倫理」規範天下，以形成良
性循環之古典國際關係，此實為今日西方國際關係所不及之處，譽為國際關係之「典範」，亦非過
言。故「天下一家」的國際關係，就是建立在具有「倫理」與「典範」的觀念下，所形成的一種
較為人所熟知，且容易遵循的國際規則，而轉化成為良性循環的國際關係，而「倫理」就成為今
日國際關係首須借鑑參酌的典範。
隋文帝在豐沛國力的支撐下，實行「天下一家」的和親政策，安排中華世界秩序，以讓天下
回歸承平，因此被突厥尊稱為「聖人可汗」，為兩漢以來天下共主的最高尊號。隋煬帝在國際關係
上，也克承父業，頗受突厥讚頌，稱「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，捉天下四方坐也。還養活臣及突厥
百姓，實無少短」。隋煬帝雖然好大喜功，卻也有國際政治長才，在前代累積的國力下，臨御突
厥，不但能召集四方君長至中原朝貢，甚至養活突厥君臣百姓，而形成一種古典、包羅華夷的「隋
厥共同體」，甚至開創「天下共同體」的雛型，故突厥尊其為「至尊可汗」。
總而言之，隋朝二代，文帝勤政愛民，恩及北荒胡人，故被尊稱為「聖人可汗」，而煬帝也在
前代累積的豐沛國力支持下，臨御突厥，恩威並濟，同樣的，也被尊稱為「至尊可汗」，是繼隋文
帝「聖人可汗」尊號之後，兩漢以來之天下共主的最高尊稱。其中，尤以「養活臣及突厥百姓」，
而且「實無少短」，最為重要，因此即「隋厥共同體」或「天下共同體」之實質內涵，實與衣食父
母無異。可見，隋朝待遇啟民可汗甚厚，才能贏得「跪伏甚恭」的果實。由此可知，隋煬帝在外
交上，也確能克承其父文帝之功業，具經營國際政治之長才，開兩漢以來天下共主因功業而備受
草原民族尊敬，在日積月累下，汗位尊號始能墊高，往上提昇。因此，後世的唐太宗才能站在隋
朝二代苦心耕耘的成果上繼往開來，以「聖人可汗」加上「至尊可汗」的政績基礎，創造出史無
前例之「皇帝天可汗」的榮銜與華夷共存共榮的「天下共同體」。最難能可貴的是，「天下共同體」
乃基於《中華世界秩序原理》之〈以不治治之論〉的「因人、時、地、俗、教制宜」而形成「民
族自治」、「汗國自治」、「地方自治」。在「聖人可汗」與「至尊可汗」的苦心經營下，隋朝開出
「隋厥共同體」的花朵，唐朝結了「皇帝天可汗」之「天下共同體」的果實。其中，「和親公主」
扮演著連接華夷「天下共同體」的臍帶角色，成為永駐「天下共同體」之「周邊自治體」的終生
大使。
